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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汤旺河总是在梦里发出邀请，让我
到河边坐一坐。

它是一道秀美的流水，兀自穿行小兴安岭
其间，信步于四季。居于水系发达的江南的朋
友在春季来看时称它为“溪”，她说这话时直摇
头，一副不屑的样子。但是，她告诉我一定要珍
惜眼前的家乡河流，因为她家乡的大河早些年
面目全非，如今正在恢复往日的模样。

我曾在苏州教过五年书，有时忍不住在语
文课上向学生们描述汤旺河的美好样貌。暮
色淋下来，为汤旺河洒落一川光斑，小伙伴们
依偎在它身旁玩耍，闪闪发亮的水珠跳跃着、
歌唱着……碧水丹山的图景里或立或坐或跑
或跳的剪影总有一个属于少年时期的我。而
这河也像一个闲散的少年，一路迤逦西行，最
终注入现代作家萧红魂牵梦萦的呼兰河。我与
萧红都是一条河流滋养的生命啊。在呼兰河的
上游，汤旺河这个名字像是蕴藏了许多愿景，被
她滋养的林区在她的怀抱里日渐蓬勃。从三四
月份开始，她有了腰身。它很细，阳光下，它是
黑土地庄重的衣襟上一道耀眼的丝线。它绝对
漫长，我曾骑车追逐它整整两天，也没有弄清楚
它的归宿。年少时的往事都是含糖量很高的，
不管它有水没水，哪怕是冰冻三尺，我几乎每天
都要到它身边玩耍。

久别重逢的熨帖总是在我外地求学、工作
归来后，到它附近坐一坐、走一走时才能感受
到，就好像皱在一起的愁绪总要汩汩径流漫过，
方能渐渐舒展平整。水流过塔头甸子的淙淙响
声让我意识到它的存在，我发现它的时候，它安
静地镶嵌在一望无际的草丛里。岸草纷纷倒伏
在水中，根部紧扯着岸边松动的土。力不从心
的，就让水流挟着，跟头把式地流成水草。水是
清冽的，透着寒气，盛夏的阳光照到了水底，却
不能暖热水的心。

其实在黑土地上，这样的流水多得是。只
要你愿意深入丛林草甸，它们常常会冷不丁从
脚底下冒出来。对于大地，它们谈不上雪中送
炭，却称得上锦上添花。黑土地并不缺水，缺水
的土地叫做沙漠。南方人习惯用粗犷、豪放这
样的字眼，用以形容北方的千里沃野，大气归大
气，却终究脱不掉空阔无垠的寂寥。当满眼都
被清一色的山原林莽塞满的时候，惊叹之余，你
会觉得太满了。当是时，一道亮晶晶的流水裁
开浑然一体的旷野，天宽地阔的北国就增添了
具象鲜活的气质。譬如茅兰沟躲在山林间，却
难掩秀美与苍翠，狠狠地为我的家乡争了一口
气。

汤旺河把伊春市裁成若干版块。沿着它探
究河流的走向，我会接受天地灵秀的恩赐。河
水是温柔的，在坚持方向的同时，对障碍表现出
了应有的尊重。那些个山峦与汤旺河是亘古的
朋友啦，汤旺河气定神闲地游走在群山之间，催
生亿万茂林丰草。河水是有心有情的，不会无
缘无故横冲直撞。没有强力作用的时候，它因
时就势。如果人们硬要去给它改变一下流向，
它说不定就会勃然大怒了，发起疯来的样子着
实不美。

世界上没有一条河是直的。河流是大地的
血脉，要蜿蜒曲折，要回环往复，把营养送达生
命肌体的每一道经络。汤旺河总是以散步的方
式去生长，喝水长大的孩子心里装着它游走四
方，梦里梦外都是灵秀。

本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魂牵梦萦
汤旺河

□丁昕

沾河，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沾河
位于黑龙江东北部，地处小兴安岭北部，跨五大连池、孙
吴、逊克三市县部分区域，沾河湿地是国家重点自然保
护区。

时值盛夏，去沾河参加一个文化活动。抬头仰
望，瓦蓝瓦蓝的天空、悠闲自得的白云、悦耳动听的
鸟鸣……所到之处皆是美景，纵横交错的河流、形状
各异的湖泊、叶片翠绿的天然林、挺拔的红松母树、
美少女似的白桦。车子在绚丽多彩的空间穿行，身心
沐浴着大自然的辽阔与神圣。

车子在二号大桥上稍作停留，大桥飞跨沾河之上，
汛季已过，但桥下的流水依旧激荡丰盈，河岸草木葳
蕤。向导告诉我们，还有一号大桥、三号大桥横跨沾河
两岸。这三座名称简单的大桥始建于上世纪 60 年代
末，一度承载着林区的创业史，最初这三座大桥上行驶
的是蒸汽小火车，小火车汽笛声声不分昼夜，山里山外
穿梭不停。

我爷爷年轻时曾经在小兴安岭当过伐木工人，那时
叫“倒套子”，伐下的木头要马拉人拽拖下山，然后归楞
一起装小火车运出去，支援全国工农业建设。爷爷会很
多“倒套子”时唱的号子。爷爷下山后时不时也会哼起
号子，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还记得一些：“大家伙呀，加把
劲啊，嗨吆，别想家呀，照直走啊，嗨吆，嗨嗨吆。”爷爷
说，很多歌词都是现侃现编的，合上拍子就中。正儿八
经的歌词，很少。

后来爷爷在抬木头时砸伤了脚，被迫下山接受治

疗。至今我还保留着爷爷在汤原中心医院养伤期间与
医生及几个病友的合影。后来父亲追随着爷爷的足迹，
也上了小兴安岭。父亲当年是个文艺青年，上山时顺便
把一把二胡也捆进了行李，以为休息时可以拉上一曲。
可那年山里太冷，时刻离不开狗皮帽子棉手闷子，手冻
得不听使唤，二胡怎样背上山，又怎样背下山。下山时
父亲还带回来一个特别的纪念品，纯原木菜墩——大约
十五公分厚一搂粗的一截圆椴木，一圈一圈的年轮数也
数不过来。菜墩用了十几年，中心渐渐凹了下去，母亲
还舍不得扔。不知道爷爷与父亲，是否也走过一号大
桥、二号大桥、三号大桥这通往深山的必经之路。

望着桥下流水，思绪万千。向导告诉我们，沾河来
自满语沾别拉，沾为急流，别拉为河流的意思，整个翻译
过来的意思为急流的河。沾河，下午的阳光下明净且充
满力量，时而舒缓时而湍急，生生不息贯穿在小兴安岭
这片神奇的大地上。

沿着颠簸崎岖的山路，抵达红松母树林时，我被红
松母树的高大与挺拔震撼了——“何当凌云霄，直上数
千尺。”仰头望去，树冠就像一簇簇利箭呼啸着直冲蓝
天，树干粗壮苍劲，树皮皲裂如鳞。行走在空气清新的
松林中，似进入一个古老的神话，地面上一层褐色的松
针与纤细的小草，使脚步不敢轻易落下，生怕踩坏了这
绵软的如编织的松针毯。红松母树林特有的味道，芬芳
馥郁沁人心脾。路旁一棵比腰粗被风折断的红松母树，
静静地躺在那里，即使倒下了，也掩盖不住它宁折不弯
的品质。如横亘在大地上的桥梁，像睡着了的巨人。松

的高洁让我忽然感到自己的渺小，“嗨吆，嗨嗨吆……”
恍惚中我仿佛听见了父辈的号子，从远方传来，那一刻
我竟然情不自禁热泪盈眶。

山里的路很难走，正因为这样，才使得这片湿地保
持着原生状态，据说曾经一个来自南方都市的客人，到
了这里直喊醉氧，这里的空气，就像过滤的纯净水，不
掺一点杂质，被称为北方的天然氧吧。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驱车赶往嘟鲁河，嘟鲁河是沾
河众多支流中的主要支流，嘟鲁河就像一位醉了的书
法大师，挥毫泼墨一路狂草：“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
飞雪何茫茫！”河流在峭壁中飞扬、在垂柳下闪现、在
黑桦林间婉转……我甚至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语来形
容它粼粼波光之秀美、洒脱豪放之姿态、左盘右蹙之灵
动。嘟鲁河周围布满星星点点的小湖泊，眼形、蛇形、
葫芦形、月牙形……大大小小的湖泊又似多姿多彩的
拼图，构成了沾河湿地独有的风光。

静静地伫立在嘟鲁河边，除了周围荒野中传来的
虫鸣，可以清晰地听见河里鱼儿咬草根的声音，跃出水
面的声响。这一切是那样的熟悉，又是那样的遥远。
一条机动巡航船，箭一般从眼前穿行，船尾拖起一条长
长的白浪，翻滚着沉浮着追赶着……大潮之上，飞驰的
是时代的快船！

落日余晖中，我们开始返回。就像读一本书，我感
到刚刚翻开扉页，就合上了。借一斑以窥全豹，以一目
尽传精神。虽然沾河之行在浮光掠影中匆匆结束了，
可留在我心里的东西，将在我的生命中永远郁郁葱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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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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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尔克孜民族村
□秦勇

柯尔克孜族民俗文化旅游
景区隶属于黑龙江省农垦总局
齐齐哈尔分局富裕牧场。该景
区，被认定为齐齐哈尔最佳特
色旅游景区、黑龙江100个最值
得去的地方、国家AAA级旅游
景区。在这片古老而充满魅力
的土地上，凭借着其独特的自
然风光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吸
引着国内外众多游客到这里观
光游玩。这里如今被誉为黑龙
江柯尔克孜族民俗文化旅游第
一村。

柯尔克孜
民族村的“东迁节”

柯尔克孜民族村位于
富裕县城东，距县城不足
15 公里，南邻乌裕尔河，
是一个具有百年历史的
老村。过去一直叫七家
子村。由于这个村居

住的大部分人都是柯尔
克孜族人，1960年被重新命

名为柯尔克孜民族村。
在“柯尔克孜族东迁节”（以下简称

“东迁节”）即将到来之际，我和几位高
中同学到柯尔克孜民族村体验那里独特的

民族文化。当我们的车离开 305省道，奔柯尔
克孜民族村方向行驶时，车的导航器显示出“东迁
路”字样，这显然是为了纪念柯尔克孜族东迁而命
名的一条路。

车在路上行驶了几公里后，前方出现一座风
格独特的木制大门，上面写着“黑龙江垦区柯尔克
孜民族村”。门的上方造型别致，并排扣着五顶圆
锥状的红色帽子，每顶帽子顶部都有个小圆珠，宛
如清朝官员们戴的官帽，它在告诉游客，这里的柯
尔克孜人是清朝时期迁过来的。

据《富裕县志》记载，清代雍正十一年（1733
年）柯尔克孜族头人博霍依、巴岱率领同胞们，于
阴历四月二十八日从新疆出发，披荆斩棘，历尽艰
辛，毅然东迁，于当年八月初二抵达齐齐哈尔，总
计 276人。后来大部分人定居在富裕县的五家子
村和七家子村。为了纪念这一历史事件，弘扬民
族文化，2009年，富裕县委、县政府将每年的 8月 2
日设立为“柯尔克孜族东迁节”。每逢“东迁节”，
柯尔克孜人都举行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

水墨画长廊
讲述《玛纳斯》史诗

进入柯尔克孜民族村，一条南北
走向的笔直宽敞的水泥路，两侧长满
了高大的杨树，像一道天然的绿色屏
障，将住宅区与旅游区一分为二，路
东是旅游景区，路西是居民住宅区。

我们的车行驶到黑龙岗北侧停
下。黑龙岗东西走向，远看就像横卧
在乌裕尔河北岸的一条巨龙，岗上长
满了榆树和野草，树丛中有一座水泥
制作的假山，假山上雕刻有一条黑色
的龙，称作小黑龙，美丽而神秘。民
间传说这条小黑龙看到嫩江平原十
年九旱，就从小兴安岭开始拱，一直
拱到嫩江平原，拱出一条弯弯曲曲的
乌裕尔河。从此嫩江平原就风调雨
顺，人们开始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

史料记载，《玛纳斯》作为中华民
族三大史诗之一，讲述了柯尔克孜族
民族英雄玛纳斯和他的子孙一共八
代人为了民族的独立和振兴而不断
抗争的故事。对着黑龙岗就是《玛纳
斯》水墨画长廊的南进口，这是一条
古香古色曲折蜿蜒的长廊，宛如一条
纽带。长廊棚顶有一段段间隔，间隔
的横槛上都有一幅《玛纳斯》史诗水
墨画，每幅画下面都有文字说明。沿
着文化长廊漫步，似乎走进了时间的
隧道。游客们在长廊中驻足，品味着
那些故事和历史。

文化长廊是个匠心独运的杰作，
它用独特的方式向人们展示了《玛纳
斯》史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

长廊的北出口不远处，有一座柯
尔克孜族东迁纪念碑，碑的设计别具
一格，一位老人扬鞭赶着一挂马车在
东迁路上飞奔，车上还有一只展翅飞
翔的雄鹰，那是柯尔克孜人驯服的猎
鹰。这个纪念碑让我们感受到柯尔
克孜人东迁时的艰难。碑的基座圆
盘直径为 14.73 米，象征着建碑那年
黑龙江省居住的柯尔克孜族有 1473
人，基座的台阶宽 27.4 米，象征着柯
尔克孜族东迁至建碑年已经有 274
年，台阶高 27.6 米，象征着当年东迁
到这里的 276 人。雕塑中的马高
2.007 米，象征着建成于 2007 年。这
哪是纪念碑啊？这分明是一本厚重
的历史教科书。

民俗馆
诉说悠远历史

我们来到坐落在旅游景区北侧的柯尔
克孜民俗馆，民俗馆是一个砖瓦结构的仿古
建筑，南侧墙壁上雕塑着飞凤、仙鹿、天马等
各种动物的艺术图案，把我们的思绪一下子
带入到民俗馆的画面之中，让人不禁想要一
探究竟。

走进民俗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大
型雕塑《七千里路云和月》，旁边有一幅东迁
示意图，生动形象地展现了柯尔克孜族东迁
时的历史画面，有着强烈的艺术魅力。

民俗馆的展柜里，展示着大大小小的老
物件，有弓箭、长剑、扎枪等兵器；有老式犁
杖、木轱辘车、点葫芦等劳动工具；有旱烟
袋、锥子、顶针等细小的生活用品。这些老
物件大部分都是当地村民留存的并无偿捐
献的。细看，每个老物件身上都挂满了岁月
的痕迹，每一道裂痕都在诉说着悠长的历
史。

民俗馆还展示着三种乐器，其中有一种
乐器叫库姆孜，这种乐器我从来没见过，它
的形状和琵琶相似，据说这是柯尔克孜族最
传统的民间乐器，演奏旋律悠扬动听。

民俗馆还展示着上百件刺绣品，都是柯
尔克孜人的杰作。刺绣品色彩清新、线条精
致、技艺精湛，令人赞叹不已。

这些老物件都是在岁月的流逝中沉淀
出的一种民族文化的物证，是柯尔克孜人的
精神命脉，是柯尔克孜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
史料。

走出民俗馆，看到一座座红瓦白墙的柯
尔克孜民族村新居，在绿意盎然的树木衬托
下，形成了一幅村容整洁、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生活宽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丽画
卷。

《玛纳斯》水墨画长廊。

航拍沾河。

黑龙岗黑龙岗。。

汤旺河及周边茂盛的植被汤旺河及周边茂盛的植被。。

《《玛纳斯玛纳斯》》史诗英雄壁史诗英雄壁。。


